
作曲：杜　薇

演奏：中国广播民族乐团
指挥：彭家鹏

天  眼
民族管弦乐



“五千年手无寸铁的太阳　在古代的天空中照样

升起，又落下，五千年的丧钟为谁而鸣……”《天眼》

创作于 2007 年，是应上海民族乐团邀约，特为“纪

念南京大屠杀七十周年”而作。作品摘选了当代诗

人欧阳江河先生的诗作《重庆大轰炸》为歌词，采

用戏剧女高音与民族管弦乐队的形式为“南京大屠

杀”亡灵而作的安魂曲。

作品简介





杜　薇

出生于 1978 年，从小随父亲杜滨学习钢琴及作曲。

1996 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，先后跟随施万春、范乃信和

郭文景学习作曲，2005 年获得作曲硕士学位。与众多著

名交响乐团有过合作，包括费城交响乐团、法国国家广播

交响乐团、莱比锡广播乐团、丹麦皇家芭蕾舞团管弦乐队、

中国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、北京交响乐团、上海民族乐团、

荷兰新音乐室内乐团等。指挥家迪图瓦大师曾称赞说“杜

薇令中国乐器与西洋管弦乐队实现了完美的平衡”。

主要作品有 ：《袅晴丝·惊梦》（荣获 2011 年国家大

剧院首届青年作曲家计划一等奖）、《陨星最后的金色》、

《金瓶梅》，室内乐《呐喊与低语》、《异域的芳香》、《而

我哑然告知……》，民族室内乐《染》（2003 年荣获“TMSK

刘天华奖中国民乐室内乐作品比赛”三等奖），民族管弦

乐《天眼》，舞剧《情色》等。此外，还创作了大量影视

音乐，包括新版电视剧《红楼梦》，影片《唐山大地震》

片尾歌，以及《心经》、《狼灾记》、《左右》、《沂蒙》、《青

春期》等。

作曲家简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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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“音”的可能性

杜　薇

小序 ：《天眼》是我创作的第一部民族管弦乐队作品。能够在

这届“华乐论坛”暨“新绎杯”青年作曲家民族管弦乐作品评选中

获得评委们的青睐，惊喜之余多有惭愧。唯有在将来，多多虚心请

教，多多写作，才得以报答这份长辈予晚辈默默的爱护与鼓励。剖

析自己的作品，阐述自己的创作观念以及美学观点，在一定程度上

像某种“交代”——希望它是坦白的。

一

2007 年，上海民族乐团的王甫建团长在我的老师郭文景先生

的举荐下，委约我创作一部以“纪念南京大屠杀七十周年”为题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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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长 10 分钟左右的民族管弦乐队作品。擅长声乐写作的我，希望

能加入一个女高音声部，被王团长欣然应允。恰巧当时老师手里

藏有一首当代著名诗人欧阳江河先生的诗作《重庆大轰炸》，不仅

内容应景，更为女高音的演唱提供了颇有深度的表现空间，遂慷

慨“转赠”予我。

创作的第一步，先是读诗。例 1 是原诗作的全部。由于乐曲篇

幅有限，我不得不从原诗中摘选几个段落作为歌词。重组诗句的过

程，亦是乐曲结构框架的最初设想。经过从诗歌意象、节奏感到发

音、歌唱性等多方面的考量，我决定摘取第一段与最后两段，并调

换最后两段诗的顺序（见例 1 中下划线的段落）作为女高音的歌词。

这首诗作的第一句既是引入，也是题眼——“五千年的天眼在大地

深处睁开了”。“天眼”“睁开”这个充满亡灵哀嚎的黑色意象，作

为音乐开篇基调的“起”再精彩不过了！ 随之而来的是一组“眼睛”

的意象，作为全诗的“动机”，各种“眼睛”在现实与虚幻、抽象

与具象间汩汩地、急速地涌动，一层高过一层的血浪堆积到那一句

“全都一起睁开”。“承”“转”段落在音乐结构中既是主题材料的呈

示，也是展开。正如“眼睛”的层层递进一般，音乐用重复织体积

蓄的巨大能量在这里爆发。“合”，一段安宁的悲歌，“五千年的丧

钟为谁而鸣”被我视作是回应引子的奄奄余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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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 1.

重庆大轰炸

欧阳江河

〈起〉五千年的天眼在大地深处睁开了

〈承〉逝者的眼睛圆睁在生者身上

　　  盘古的眼睛，夸父的眼睛

　　  词的眼睛，事物的眼睛

〈转〉流泪的泣血的眼睛，雪崩的海啸的眼睛

　　  全都一起睁开

　　  女娲的头发在五千年的狂风中披散着，拖曳着

　　  云的头发，波浪的头发

　　  刺刀的头发，子弹的头发

　　  长的短的头发，黑的白的头发，

　　  一寸一寸变成了灰烬

　　  而孔夫子云游四海的鞋子

　　  穿在一个尚未诞生的婴儿的脚上

　　  他以风的脚步行走在生死之间

　　  从地狱走向天堂，从战争走向和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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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  在样样事物中留下梦的脚印

　　  1943 年，精卫的海像孩子们的皮肤被刺刀尖挑起

　　  1943 年，夸父的天空被成千吨炸弹炸成碎片

〈合〉五千年手无寸铁的太阳

　　  在古代的天空中照样升起，又落下

　　  五千年的丧钟为谁而鸣

　　  五千年，足够用来隔开

　　  生的一分钟，死的一分钟，

　 　 一分钟晨曦，多出一分钟落日

　 　 一分钟今生，欠下一分钟来世

   这首诗还有一个吸引我的重要原因，是它强烈的戏剧性。压

抑、蓄积、爆发、绝望……这也是为什么我会选择一位西洋戏剧女

高音演唱的主要原因。虽然我当时没有任何写作民族管弦乐队的经

验，但凭借对西洋歌剧咏叹调的痴爱以及对谭盾的《火祭》、郭文

景的《日月山》等当代作曲家创作的一批民族管弦乐队新作品的耳

濡目染，我感觉到戏剧女高音华丽的声音会为传统民族管弦乐队镶

上一抹高贵的金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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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上节提到最初的以诗的内容为中心进行乐曲的结构构思，现在让

我们回到音乐材料上，看看“起—承—转—合”这四个段落是如何“不

均衡”展现的。乐曲伊始，笙音色组的二度下行动机，与“五千年的

天眼在大地深处睁开了”的散板声乐旋律可以视作音乐的“起”。声

乐在乐队 C 的背景之上呈现出“小二 + 纯四”的音高材料，与笙组

合的大二度形成音高材料上的对比。二度与四度作为全曲的基本音高

材料，在这里首次呈现。这一部分很短小，因此它更像是一个引子。

例 2.

（1）笙组的大二度材料

（2）声乐的小二度 + 纯四度材料

第二部分慢板“承”是主题呈示的部分。在声乐旋律进入之前，

器乐材料即弹拨乐组的同音重复动机先行进行呈示，并与拉弦乐器组

构成小二度音程。在这一材料的音色背景上，声乐以小二度动机作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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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，并逐渐扩展音程，以相对自由的节拍唱出“逝者的眼睛圆睁在生

者身上”，之后节拍由四四拍变为八三拍，将音乐的动力进一步提升

起来。当声乐旋律唱完“事物的眼睛”后，也就是当“眼睛”的意象

从抽象变为具象，虚幻的“盘古、夸父”破灭而“流泪的泣血的”真

相浮出的时候，音乐的节拍变为四二拍（见例 3），吹管乐组奏出连

续十六分音符的同音重复动机，音高材料仍为纯四度叠加小二度音

程。这个织体的出现，由于吹管乐组特殊的音色动力（尤其是笙组合），

音响在此倏地紧张起来。吹管乐组这一新的音高织体，既是之前“承”

中器乐声部主要材料的发展变化，同时也标志着“转”部分的到来。

例 3.

在“转”部分中，一方面声乐旋律通过二度加四度音程重复诗

句中核心词汇“眼睛”来催动音乐高潮的到来，另一方面器乐声部在

增四度音程上不断地以重复音型的方式发展壮大，节奏型变得更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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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 4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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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 5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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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集，从而使音乐富有一种顽固的粗暴的动力（见例 4）。在这一

高潮建筑的过程中，声乐的旋律走向与器乐的张力互相平衡，在不

同的音色层次上进行推进。

当女高音奄奄一息地唱完“全都一起睁开”后，音乐进入“合”部，

速度则再次回到慢板。首先是吹管乐组与弹拨组奏出“起”部分的

二度下行动机，然后“二度颜色”在拉弦乐器组高八度重复。分别

与弹拨组、吹管组“点线结合”，形成一个变化了的“再现”（见例 5）。

声乐用散板唱出的“五千年足够用来隔开……”这一句，与“起”

部分的声乐旋律形成呼应，引出一段安宁的悲歌。最后，在“承”

部分乐队同音重复的动机背景之下，女高音缓缓唱出“五千年的丧

钟为谁而鸣”，慢慢将音乐带向结束。

如上所述，这首作品中主要用了两个材料，一个是声乐部分延

绵的长线条旋律，它永远不回头，像原诗作的汩汩动力一般永远处

于变化状态 ；另一个就是乐队中的同音重复动机，除了配合诗句发

展将律动加密之外，它则几乎不改变形态，以执拗的点状律动，重

复着，一直重复着，从而与声乐的长线条衍展形成鲜明的对照关系，

为这首诗的表达形成了一种情绪上的巨大张力。

三

在写作《天眼》之前，我只为民乐创作过一部室内乐作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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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染》——为吹拉弹唱而作。当时，我的老师曾经对我说过一句受

用终身的话 ：“一定不要忘记每件乐器最擅长的是什么。”不要为了

发明创造而忽略“性格”，同时也不要仅仅为了展现“性格”而遗

忘一些最基本的“规律”。

数年前曾有一次失败的写作经验。当时是为一组“非常规”的

世界民族乐器创作，各种新鲜罕见的吹拉弹拨各就其位，坐在一起

简直就是一幅世界地图——创作之前我做了大量的世界民族民间音

乐的听说读写，绞尽脑汁把每一个声部写得极为复杂绚烂，充分让

他们发挥了各自个性风格的即兴与华彩……结果是音响很“嘈杂”，

作曲家有些尴尬。

在这次失败而有趣的创作实践中，虽然我发扬了他们最擅长的

“性格”，但却忽略了乐器间的“平衡”问题。处理这些完全不同“祖

宗”的乐器，尤其要找到一种有效的平衡音色的手段。我们的传统

民乐队与之有相似的地方。由于乐器之间材质、律制等不同，各自

音律音高音色独善其身，很难具备西洋管弦乐队的融合性。如何令

民族管弦乐队中那些极富个性的相对独立的音色最有效的结合、最

有力的释放，是我在写作《天眼》时主要思考的问题。也正是由于

那次失败的写作经验，我决定“弃繁从简”。

将不同的音色集中在“一个音”上，使这个音变“粗”，令发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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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力而质感丰富 ；或是用不同的音色演奏“同一个音型”，不断地

执拗地重复再重复，通过“重复”强化音响的戏剧张力——是我在《天

眼》这部作品中运用的最突出的配器手段。例 6 是运用这一手法的

很典型的片段 ：四四拍开始，弹拨乐器组全部只演奏一个 E 音，除

了古筝声部是起到提亮作用的琶音音型，其余所有的弹拨乐器在一

个力度下，同样的低音区，同样的音型不断重复这个 E 音，这种织

体与这种重复共同营造出一种阴霾的、凝重的缓慢向前的力量。

例 6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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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 7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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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 7 是用不同的音色持续演奏“一个音型”的典型段落。横向

围绕在 A、E 两个音上的主要旋律音高（纵向为小二度 + 纯四度）

分配在吹管组与拉弦乐器组，它们粗暴、钝化，近乎完全不变的织

体音型形成这个高潮推动段落的“前景”。弹拨组分为三个层次，

柳琴与扬琴的密集十六分音符是整个音响的“加速器”，形成这一

音响片段的“中景”；琵琶与中阮、大阮组是一组与打击乐声部呼

应的节奏音型，如磐石一般的稳固“背景”；而古筝用琴码左侧刮

弦的粗糙音色，继续发挥富有提亮音头的作用。

经过以上两个例子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，《天眼》中最突出的

发展手段正是凭借不同的乐器组在不同的音响层次上，重复演奏着

同一种织体音型，依靠层层重复蓄积的力量将音乐推向高潮。

在这部作品中，一个“音”（这里的“音”可以是某个音高，

也可以是某种音型织体）的可能性是什么？是重复，不断地重复。

四

《天眼》从创作角度显然存在诸多不足与遗憾，但它在一定程

度上已体现出我在音乐创作上的特点以及审美上的诉求。

20 世纪的作曲家对音乐组成元素的探索与挖掘各种现代演奏技

法的空前繁荣所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。旋律，也从神坛走下，与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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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组成元素平起平坐，但旋律在我的创作中始终是第一位的。也许

是秉赋使然，也许是父亲的言传身教，我从三岁起就开始哼唱自己

创作的小曲儿。在天津音乐学院附中求学期间，曾有幸短暂受教于

鲍元恺先生一个月的“大师班”。在我的记忆中，他应该是第一位

大加赞赏我的“小旋律”的师长。我始终记得他听了我自己演唱的

单旋律作业《秋别》后惊喜地问我：“这个旋律从哪儿来的？”我答：

“从心里来的。”在那段对前途很迷惘的岁月中，他对我的鼓励是莫

大的。1995 年，又一位“旋律大师”施万春先生出现在我的生命

中。他在钢琴上即兴演奏的四部和声，每个声部旋律的流畅与完美

令我瞠目结舌。那些游走在四声部间此起彼伏的线性旋律是那么的

吸引我！ 进入大学以后，学院里仍是各路不知所云的“现代噪音”

摩拳擦掌。现在回想，并不是哪位老师要求学生去写那样的所谓的

“实验音乐”，而是所有的学生都被一种看不见的“潮流”怂恿着。

如果你整不出点儿歪门邪道的动静，你就是迂腐的。大二那年，我

对我的老师郭文景说 ：“老师，我想写首好听的曲子。不用任何特

殊演奏法，不在任何极限音区，就写一首有旋律的曲子。”于是在

大三的作品汇报会上，当其他同学的编制日益扩大的时候，我却只

演了一首旋律动听，结构简单明了，让人听了想跳舞的“单簧管与

钢琴”。事后，我的老师对我说 ：“旋律是天赋，你要好好珍惜它。”

正是这些师长的悉心呵护与支持鼓励，令我得以在这些年的创作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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涯中一直坚持着自己对旋律的情有独钟，从而也渐渐形成了自己的

风格。

在我的作品中，经常会出现一个富有动力的音型织体，它就像

诗歌中的“眼睛”一样，我喜欢通过配器不断地叠加并执拗地重复它，

获得一种如层层漩涡涌动直至席卷一切的力量。一个富有动力的织

体，就好比戏曲音乐中的“紧打”，紧凑音乐结构的同时，也令“慢

唱”声部更加从容摇曳。这种手段在创作舞剧、歌剧作品时尤为有效。

传统的民族乐队曲目，如《春江花月夜》一般是令人心旷神怡的。

但如果我们现在创作的新作品仍延续老路，我也不认为还有什么价

值。民族乐队需要的是骨子里的“新”。我的老师郭文景先生就是

这种能改变传统民族乐器“气质”的作曲家。早在他 2001 年创作

的为二十一簧笙、长笛、双簧管、单簧管、大管、小号、长号而作

的室内乐《西藏的声音》中，他对笙这件乐器的“气质改造”是惊

人的。实话实说，在听见这部作品之前，我最不喜欢的乐器之一就

是笙。因为它以往的传统曲目令我觉得很世俗，且不具备那种深山

老林人杰地灵接地气的生命力。而它在《西藏的声音》里冒出的第

一声就令我眼前一亮。原来作曲是可以这般伟大地将一件乐器化腐

朽为神奇！ 从此我一改往日对笙的偏见，在 2007 年创作的舞剧《惊

梦——牡丹亭新记》音乐中，成功地将笙、古筝与昆曲小生结合在

一起。笙在某一个音区极弱的力度下，呼出来的那种余音袅袅、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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梦幻真恰恰暗合了昆曲的高贵与颓靡。这种神秘气质也在《天眼》

开篇有所体现，高音笙与中音笙以二度音程下行动机反向游走，留

下几缕欲言又止的孤寂感……

总之，我在创作上追求的就是尽可能地挖掘乐器新的“气质”，

使之符合我的审美口味，然后令它们呈现我以线性旋律构思为主的

音乐语言。审美口味决定一切。我从不顾虑自己的作品是否具备“中

国风格”或“民族风格”，我笃信骨子里的东西不是你挣脱得了的。

我想，对于作曲家最重要的一件事还是——好好说话，说你想说的。

近些年，随着我渐渐回归纯音乐创作领域，创作的题材多为管

弦乐队作品。我越来越发现和声的纵向思考以及音乐结构全局的预

先设置的确是我非常薄弱的一环。生命不息，学习不止。作曲，是

一条学无止境的道路。我希望自己在今后的创作中，能够边扬长边

补短，令我脑海里的声音呈现得更加丰满、完美。


